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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中国书法文化输出 

王岳川  曾来德等 

 

时间：2002年6月13日下午14：00到17：00 

地点：北京来德艺术中心 

人物：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王岳川，先锋书法家、画家曾来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数十人。 

 

王岳川教授（以下简称王）：曾来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画家和先锋艺术家。他的特点是敢于创新。书法在中国千人一面的

现象比较严重，而曾来德有创新意识和开阔的眼界，他的书法和艺术作品是后现代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关注的焦点，从而构成

了问题的各个维度。而且，创新就不可能拥有太多的市场成分，曾来德是一个有自己的艺术主张的书法家和画家。 

 

曾来德先生（以下简称曾）：我想为自己的立场做一个小小的辩护。人们对我的评价大体有这样三种：有人说我太传统，有人说我

太现代，还有人说我什么都不是。其实，传统是有许多误区的，我们不能认为所有的传统都是完美的，传统有一种“欺骗性”，因

为我们在面对传统时，有一种被动的审美接受心态。凡是“古”的东西就一定“美”。古人是一个重“技术”的时代，我们在今天

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和古人相比是逊色的。而那些没有真正的面对传统、进入传统的人，才能凭借着自己的热血和无知任意挑剔传

统、无视传统，而那些把博大精深的传统看得过份神秘的人，或多或少地在传统面前又感到有一种自卑感。传统是我们丢不开的一

个话题，而创新则是我们永远的主题。 

总之，“现代”也罢，“传统”也罢，或者对“现代”和“传统”的不断变化着的理解也罢，不只是美术馆的展厅里匆匆而过的观

众常常会显露出茫然之色，恐怕连许多书法家、雄心勃勃的艺术创造者也难免会有迷失之感，有不知身在何处的恐慌与不安。我把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比做拉“橡皮筋”，拉得太过会断掉，不拉或拉得不够起又不到橡皮筋作用，所以要拉够但又不要拉断，是追求

一种看似中间的状态，以保证有效的生命区间。再打个比方，传统又好象钓鱼竿，可以一节一节地抽出，既不脱离母体，又可以充

分地展开，抽出的每一节都有一个量的限度。还可以说传统和继承好比遗传，子女像父母，但又不是父母本人，子女不像父母，但

又血脉相连。继承传统如同“十月怀胎”。五个月前出生是流产，八个月前出生是早产，十个月出生是正常的健康胎，超过十个月

就会胎死母腹。对待传统就应该这样，不能过之又无不及。 

 

何金俐（博士生）：您所说的“橡皮筋”理论很有启发性，不过这个“橡皮筋”的限度如何把握呢？您对自己对这个限度的把握是

否满意？ 

 

曾：拉橡皮筋要先固定一头，这一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界有一句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中西结合”，这个口号

本身就是认输，它实际上是用西方文化改造诠释中国文化，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提出来要“西中结合”？中西结合，如

何结合，结合什么？谁结合谁？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很遗憾，中西结合几乎都成了“西中结合”，我们被人家结合了。那些没有

立场、没有见解、没有独特观念的人，他们很容易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失足”甚至软弱，以至于投靠和背叛或者把民族的、传统

的橡皮筋拉断。 

谈到是否满意的问题，满意就是幸福。幸福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而痛苦却很长，是常态。回到中国文化的问题上来，当年陈独秀、

胡适等人为了改进汉字，提出要废除汉字，实现汉字拼音化。但文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一个文明的文字被废除了，整个民族就完

了。而大书法家于佑任曾以草书来改革汉字书写速度慢的落后现状，简化了汉字的书写程序，就非常有意思。二十世纪随着现代化

进程的推进，文字作为电子符码被输入电脑，汉字的先进程度并不比西文差。所以要首先建立文化自信心，要相信我们所处的时



代，相信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这并不是反对交流，而是在本质上要守住自己。 

在对待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上，我的思路还借鉴了数学的坐标轴，有横向、纵向和不同象限的对应，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世界。纵向是

传统、现代和未来，我们只有一手拉古人、一手拉未来，才能确立我们的立足点，才能继往开来、承前启后。丢掉古人就失去文化

的本源，丢掉未来就丢掉艺术的生命。横向是书法、绘画和中国大文化的融合。书法和绘画不能产生文化意义就是形而下的匠人。

中国的书法史在清朝以前是一部贴学，碑学只是在民间流传，登不了大雅之堂，大书法家同时也是达官贵人。而中国美术史在宋朝

之前则是民间史，宋以后创造的文人画实际上是写意画。而中国文化的底蕴实际上是写意文化，写意画是与这种底蕴一脉相承的，

是借鉴了书法和诗歌的写意境界，从而使中国美术走向辉煌。既然绘画可以因吸纳了书法的意境而发扬光大，为什么今天的书法就

不能反过来借助绘画的力量改造自身呢？ 

我的书法艺术创作大抵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传统书法，我称之为“双重变奏”，就是继承和发扬传统；一部分是现代书法，叫做

“时空裂变”，是我对传统书法规范进行超越的一种尝试，就是离开传统、改变传统和超越传统；第三部分是绘画，是书法与绘画

技法的互相切入。书法对自身的超越其不可避免地把触角伸入到了绘画之中，书法在不背弃规定性的前提下涉入了绘画，或者说书

法以绘画表现了自身，这都并非骇人听闻。很显然，现代艺术的历史命运已使各艺术门类间的界限不那么严格了，而“不择手段”

是确立这类艺术（譬如书法）最高真理的必由之路。我一直在考虑民族艺术和国际审美通感的关系问题，前者应当是根，但后者也

绝不是背叛和投靠，要先讲民族性，两者相互关照。过去我们的文化参照主体是围绕长城、长江和黄河，而今天我们的文化境遇是

国际性的、全球化的、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中西文化之间的渗入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王：我能否这样来总结你的艺术思路，就是以传统为本，以现代和后现代为用？这也使我想起了长久以来一直纠缠学术界的一个困

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透支西方，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学术被不断的翻译和介绍到中国，而中国在文化交流上则是

赤字。我和我的一个博士生做过一个粗略的调查，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早期一直到现在，西方思想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译

介西方的思想、学术书籍不下十万册，而反过来在这一百年间中国的学术书籍被翻译成外文的却寥寥无几。中国在透支西方的思

想，而中国文化在中西交流中存在着巨大的赤字。我们应当坚持“中国本位”、中国立场，不应故步自封，而应是开门开窗，在接

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把我们自己好的文明输出去。 

 

曾：在一次关于现代书法的会议上，我们很多中国人以我们的书法被外国人认可而感到荣耀。这背后其实是以金钱价值为判别标准

的。在场甚至有个外国人都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书法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书法家曰：当然是中国的。对方又问：既然是

中国的，为什么要问外国人你们的书法好不好呢？把判别权让给别人，事实上是拒绝了别人的尊重和认定，是自己放弃了对自己的

认可。 

关于中国的绘画，我十几年来一直在考虑这样几个问题：1、什么是中国画传统？2、中国绘画如何面对西洋绘画？3、本土文化和时

代的关系。 

中国画是什么？中国画就是墨的艺术。墨是黑的，中国艺术的本色是墨、笔和纸的关系。墨是阳性的，以主动的方式进入宣纸的身

体中，而宣纸是阴性的，以吸收的方式接受墨。两者之间就是阴和阳、黑和白的对立。它们中间的又一因素就是毛笔。所谓中国书

法就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写汉字的艺术。墨、宣纸、毛笔三者都是变数，三个变数加起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中国

哲学。其中的变化如何可能穷尽呢？要说贫穷，只有人的贫穷，没有文化和艺术的贫穷。 

文人画的写意传统到今天已经走上未路，这当然不是说“文人画”从此以后可以不画了，而是说在固存的意义下的文人画不可能再

有超越了，沿着这条路往下走只能是末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首先是人的生命态度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人以文为

本，他们专注、单纯、彻底，而现代人则天天在改变自己。现在人的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坚实地踏在大地上，而人的生命和身体的

忍耐程度恰恰是诗产生的平台。其次，人的境遇也有所改变。传统的人天天在诗词歌赋、诗书画印和笔墨游戏中浸淫，而现在人已

经不可能有这样的生存氛围了。此外，自然环境，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在改变。过去人是自然之子，传统艺术中所表达的自然处处以

人为本，将客观自然变成人文自然。艺术家首先是大匠人。传统艺术有严格的技术规范，易于传播但也容易造假。艺术的生命就在

于创新和不可重复。今天人和自然的关系如同敌对，现代进程破坏了自然生态，而这种破坏都是因为人的因素，动物、飞禽走兽仍

然永远是自然之子。那么今天该如何表现自然？我努力在我的画里把人的因素隐去，只保留着自然的原生状态，但仍然是人之所

为。 

西方的油画是架上的艺术，是往画布外凸出的效果，要远观，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我的画用墨都很重，墨的分量、质量和冲

击力是其它所有色彩都不能相比的，传统的水墨画是往纸里走，适合近处把玩，而我的画墨是往纸外走，使之具有半立体的浮雕效

果，墨的冲击力更异于或者甚于西方油画五彩斑斓的世界。 

 

王：刚才曾先生谈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是关于纸和笔的关系，这一点，我觉得他对中国哲学的把握是很深刻的。不仅如此，

或许其中还有一些神秘的内容让我们自己去思考。第二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第三是关于墨的质量的问题。用墨的妙处在于

少即多。 

现在普遍的现象是艺术家学者化，那么学者是否会具有艺术气息呢？学者应该具备艺术常识和素养。学者的艺术化――海德格尔的

诗意地栖居。我们发言要注意自己的问题和语言的深度。语言背后是思想，思想背后是灵魂。我们讲民族凝聚力，让全民族凝聚起

来的不应该是娱乐，而应该是文化，比如我们的汉字文化。 

曾来德是一个持民间立场的书法家，他宽容宽厚的对待一切，他以好斗的方式来结交朋友，对朋友直言不讳，这一点很让我钦佩。 



曾先生重新审视了墨和纸的阴阳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艺术家的角度重新发现了原生态的自然，荒蛮的自然。曾经有科学数据

显示，宇宙中有95%的物质是不发光的，只有5%的物质发光，但就是这5%却决定了宇宙的质量。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少就是多。 

 

曾：传统的国画是白多黑少，我的画上白很少，但感觉并不少，而是一样多。 

 

王：今天的艺术家已经高度学者化，他们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站在文化与学术的前沿来思考问题。但是相反，今天的学者却缺

乏艺术气息，他们理论太多，践行的艺术太少，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双重的欠缺。补充：真正让一个民族凝聚起来的是她的文

化，从曾先生的艺术实践和思考中，我们看到了民间立场的艺术家对中国艺术的推进。 

 

曾：人的精神、立场、生命态度都很重要。我总觉得一个优秀的人应当具有这三方面的品质：一是放射性的思维，要为更多的人着

想，这样可以逼迫自己激发出所有的潜能。二是笼罩性的角度。站在高处向下俯视。因为只要站在围墙上就没有围墙，站在高山上

就没有高山，可谓“踞天放眼皆学科”。第三要有不生气的胸怀。生气就会小气，小气就会狭隘，狭隘就会自私，自私就会把事情

做坏。 

我还有两种态度，学术态度和生命态度。这两种态度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书法家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但又要把书法看得很重

要，甚至惟此惟大，否则就做不下去。生命中只有一种选择，社会给我们提供了三种可能，政治、经济和文化。无论你多么狂想都

无法超越。选择文化艺术的立场也必须十分地坚定，否则就进行不下去，半途无功。 

 

王：我想说几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北大平台和北大人。现在人们都在享受和消费北大，名师、名徒、名著少了，有几次会议上，我听几们北大的副教授发

言，简直无法相信如此小儿科的问题竟然出自堂堂北大教授之口！难道我们北大就是这样的水平吗？最近看见报刊上有一篇78，80

级老北大写的文章《北大虚火》，我觉得写得切中要害，很深刻。 

第二点是关于书法家和文化身分。现在一流的书法家都有文化底蕴，那么学者的艺术感何在？大家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 

第三是关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大学教育的关键就是可持续发展。现在很多社科院的学者纷纷到高校里边做学问边教学就是因为这

个。中国文化存在着明显的透支，我们需要文化输出。但是现在文化输出的障碍在于，第一是民族虚无主义，然后是关于高度的问

题。 

 

秦露（博士生）：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做中国的学术问题时常常会面临这样的悖论：我们想在世界面前证明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

但尼采又曾经说过，处处希望获得别人的承认不过是一种奴隶道德，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悖论是，在面对全球

化的现代性语境时，我们既不能说中国有现代性，因为这样就陷入了西方问题的逻辑框架中；但又不能说中国没有现代性，因为这

样就等于承认中国是具有先天缺陷的。您是如何理解这一问题的？ 

 

曾：这个问题涉及到“中西结合”谁结合谁的问题。仍旧以绘画为例。西方绘画以色彩的堆积和比较来完成审美视觉创造，而中国

画是以笔墨为主、色彩为辅。因此，所谓“中西结合”实际上走下去也是死路。好比被富贵人家领养的穷人家的孩子，还是要问一

个“你父母是谁”的问题。色彩救不了中国画，当然中国画在宋以前也大量使用色彩，但都带有民间性，未能达到理性的高度，那

样只会受西方价值观操纵，获得的大概只是钱而已。另外，视觉艺术必须和建筑发生关系，就好象衣服必须和人体发生关系一样。

西方画的构成是以石头建筑为载体的，中国画则以木制建筑为载体。进入现代之后，中国传统建筑全军覆没，而艺术脱离了建筑就

不再成其为艺术，如同衣服离开人体就没意义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受到现代建筑的全面入侵。再加上全面引进西方美术教育的

结果是完全以西方为标准。画中国写意画的人越来越少了，画大写意的快没了。所以西方文化的引进功过都是非常分明的，最大的

过就在于对中国传统的破坏和扰乱。所以中国学者和艺术家的姿态应当是以中国文化为平台进行向背的抉择。所谓“现代”和“后

现代”的问题是一个文化进程的时序认同，也是源自于西方的。艺术最终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取决于时序的先与后，而是“高”与

“低”。文化的进步往往伴随着“三步一回头”的自然规律。如果说没有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定义，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的发生

和发展就没有现代和后现代的东西存在了。所以，站在什么立场，应用什么话语方式，仍然是最重要的关键词。 

 

王：听了曾先生的话，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的现代性是否一定是外国强行输入的？其实中国今天真正缺乏的是输出的勇

气和深刻的思想。还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是否是西方人强行注入的？还是我们只是缺乏高水准思想和输出的勇气？

补充：面对中国目前的严重的“文化透支”现象，如何坚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排除文化虚无主义的障碍并进行文化输出，以

及如何阐释中国当代的困惑，都是亟待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曾：所以多们要强调这样的立场：谁的现代性？现代人都背负着现代的属性。一要有本民族的坚定立场；二要看我们努力的程度。

两者都做到了，中国的现代性就形成了。现代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形式美的问题。你的思想和情感必须要有形式来承载，如果没有

形式美，你可能是一个思想家或者是哲学家。审美方式首先就是形式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书法家和画家不一样，书法家一辈子面

临着一个几千年不变的方块汉字，而几千年人们都在变的方块汉字，不重复古人，非常难，不重复时人，难不重复自己，难上难。

作为艺术的书法，就必须要创新，不能千人一面、千古一面。古代书法几乎都是从内容出发，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



我们以隔代人的心情看时，却又首先看到的是他们在形式美方面的创造。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姪稿”如果用来参加

今天的书法大展肯定会被淘汰出局，因为形式上的涂抹和删改不符合今天人对待书法作品的审美评选要求，这两件作品又同时都是

中国书法史上的伟大杰作，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但是，今天的人更观注的是它的形式美，尽管有涂改和删除，人们早已把它融

为审美的一部分了。而当时只不过是一种手稿罢了。 

 

戴登云（硕士生）：您刚才强调了您的绘画作品是不可复制的，但艺术是需要传承的，如何不可复制，却又可以传承？ 

 

曾：可以复制的是“工艺”，不可复制的是“艺术”。如果艺术品可以建立工厂大批生产的话，那么结果将如何见？其实“传统”

一词已经告诉我们，其中“传”是超越，“统”是规范。要超越生命和时代，要有创新。我总结艺术的生命在于四个字：新、奇、

险、绝。新就是创新。奇是出色。险要将欣赏者打动和感染。现代艺术具有一种审美伤害意味，它超越了常人准备接受的状态，等

以后却发现其实符合事物的发展。所谓绝，就是无可取代，独一无二。 

 

史方宇（本科生）：我想对您的绘画风格做出一个自己的评价。如果说西方绘画是阳光下的艺术，是属于人的世界，会激起人的情

欲，那么您的绘画则是星光下的艺术，是对自我的回归，没有喜怒哀乐的情感与之呼应，却唤起了一个内视的空间，去思考一些永

恒的问题。 

 

曾：你提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但我还是要说一切色彩中最高级的是黑与白，一切艺术元素中最难表现的是点与线。中国书法和绘

画就是结合了这两个“最”的水墨精神与写意文化，黑白本身就是色彩，用点和线来勾勒空间。就像拳头的力量来自身体，而非挥

动的拳头本身。（补充：“墨的冲击力”来自思想和手段的全部力量） 

 

何金俐：请问汉字的简化对书法艺术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曾：有人和我说书法可以淘汰了，因为电脑可以做出很漂亮的书法字。我说：第一、电脑是谁制造的呢？还是人。第二、电脑不可

以带情感，而人带着情感。比如说学者书法，过去的学者把学术和书法如同白头偕老的夫妻一样相伴终身，而现在的学者书法早已

把学术和书法分离。汉字的简化对真正的书法家没有影响，比如草书，就可以意繁笔简。 

 

陈瑛（硕士生）：听了您刚才的演讲，我可以感觉到您是一个有着很坚定的民族立场的艺术家，您很反对西化，但是您反复强调创

新意识，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个“新”是凭空而来的吗？如果不是，您觉得西方的艺术对您的“创新”是否有所启发？如果有，您

如何看待西方的这种文化渗透？ 

 

曾：重要的不是和别人比，而是自己强大起来。中国文化一向是“内美式”，“收敛式”的。中国历史上，除了蒙和满外，其余的

都不向外扩张，但几乎所有外来文化都被吸收和消解了，比如说“佛教”。中国人是伟大的，中国文化是伟大的，伟大的民族要战

胜伟大的对手才伟大，这里的“战胜”不是指“刀枪”，也不是指“消灭”。而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对手，我们要战胜他，首先要

有的就是民族立场，用民族文化的强大以守为攻。王教授刚才谈到，中国人浩如烟海的外文译著和外国人可憐的中文译著形成了强

烈的对比，所以文化输出尤其重要。但我们今天的输入远远大于输出，久而久之，进口的文化堆积如山（包括文化垃圾），而文化

的输出与商品不同，输出后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增加。这样的好事只有傻瓜才不做。 

 

王：书法事实上已经变成中国文化的最有代表性的符码，实用性越减弱，艺术性就越高。 

 

徐贞（博士生）：传统是否仍旧是中国艺术的生命？绘画艺术对书法的介入是否会消解书法（补充：这种以汉字美为生命要素之一

的）艺术？如何处理好两者的比例关系？ 

 

曾：传统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只用那部分有用的。至于对绘画因素的吸收，那只是补充，为了增加书法本身而借助了美术的因

素，如同中国画借助了诗歌和书法一样还是中国画。当然有个度，有个边界问题。如果海洋取代了陆地，那天下都是海，人亦为鱼

虾了。如果陆地挤占了海洋，那鱼虾就变成了人。但事实上海洋和陆地永远和谐共处，尽管在局部上互相犬齿相交，整体上还是各

自而立，这就是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也是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的相互关系。传统永远释放着光辉，现代亦悄然而起。 

 

王：今天，我们就书法、艺术、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和曾来德先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来德先生以一个艺术家宝贵而独立的

学术思考带给我们巨大的思想启发。这场艺术家与学者、艺术与思想的对话必然使双方都相互激发，相互促进，为中国文化的发扬

广大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哪怕只是在原有的高度上再加上那么一点点也是可贵的。 

 

 

（秦露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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